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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仇绪芳
搭岭，一个山顶上的石

头村。
搭岭，地处临淄西南山

区，南与淄川搭界，是临淄区
海拔最高的村庄。这是一个
平凡又神奇的地方。

这里四面环山，山岭相
连。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这个曾经因为条件太差而出
名的贫困山村，一个地无三尺
平、家无隔夜水的地方，如今
被打造成了生态文明旅游区
和网红打卡地。

走进搭岭，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干净的胡同、磊磊的石
墙、明净的空气和融融的烟火
气与人情味。古村、古宅、石
井、石院墙、石板路、石碾、老
槐、潜龙湾……在高低错落的
民宅间是水塘、亭台、栏杆，高
崖上的民居眺望远山……

樱花山上的万株樱花树
郁郁葱葱，樱花满山，万棵黄
栌透出紫红，万棵连翘装点其
间，竹影横斜，翠绿中透出火
红的石榴花。

这里有始建于周朝的古
井。古人按照北斗七星的形
状，在大沟底，凿石穿井，将下
雨时群山野坡渗下的水，作为
人们的饮用水。古村原有石
砌围墙一处，高六七米，墙下
部厚两米，上部有栈道，宽约
一米。围寨厚约70厘米，东
西长约200米，南北长约150

米。据说这是齐国时建的寨
墙，上世纪80年代拆除改建
了民居。传说战国时期，临
淄为京小寨为城。小寨村就
在搭岭北面的山下。小寨古
称“金勇寨”，村西有练兵的

“校场地”。搭岭西北康山下
还有大寨，搭岭古村称上寨。
以“金勇寨”为主营寨，大寨、
上寨互为犄角，守卫着西面
三里路外的白马关。这北斗
七星古井就是那时军卒所挖
掘的饮水井。

过去，搭岭人第一困难当
属缺水。山岭薄田，十年九
旱，庄稼歉收。从脚下被踩踏
得光滑的石头路，就能感受到
古人在这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往返取水的困难。长期以来，
搭岭人不屈不挠地与大自然
作着斗争。直到2000年，村
南打井，井深541米，水源充
裕，全村终于吃上了自来水。
如今又建设了净水装置，吃上
了桶装水，改变了千百年来的
吃水困难。

我作为金山镇的老一代
人，见证了搭岭村的蜕变。

1938年8月，日寇曾对该
村进行突袭，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搭岭惨案”。8名军民被
杀害，190余间房屋被烧毁。
搭岭人积极抗战、参军、支前。
老人们谈起铁山武工队、淄川
县独立营在搭岭村的驻防、战
斗故事，依然活灵活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搭岭
人大部分人家养猪致富。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村民办起
了石料厂，买拖拉机搞运输。
进入新世纪，边河小米、蜜薯、
脆桃、山鸡蛋等种养业大发
展。搭岭年糕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人张香菊为首的年糕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公司，上了
临淄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优质的黍米搭配红枣，再用山
上的槲树叶铺箅子，蒸出来的
年糕色泽黄润，“黄、糯、筋、
香、甜”，深受消费者喜爱。

搭岭因盛产黍米而成就
了年糕这一知名小吃。据村
史记载，搭岭年糕的制作始于
清朝，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搭岭，还是CCTV电影频
道拍摄电影《鸽子起舞》的主
要取景地。那天，我专门到

“鸽子”的家，参观了这个普通
山民家庭。没想到出来的时

候遇到了60多年前的老同
学。寒暄后，他说每年都种几
亩谷子，感叹着近几年的新村
变化。说话的工夫，来到了他
家。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最惹
眼的是挂在墙上的乐器———
几支葫芦丝。我想起了抖音
上有朋友给他做的视频：他卖
小米的时候，抽空吹着葫芦
丝，那悠闲，那乐和，让人羡
慕。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音乐
上，他随手摘下一支葫芦丝，
先吹了一曲《月光下的凤尾
竹》，又吹了几支我不熟悉的
曲子。我感慨，这不就是既有
乡土气息，又有高雅爱好和文
化素养的新型农民。新农村
的变化，不光是生活和环境的
变化，更是精神文明和文化面
貌的变化。

来搭岭野游，听潺潺流
水，赏鸟语花香，尝边河味道，
购特色农产品，意趣浓浓。

探寻石头村的蜕变

□ 陈柳来
一场雨后，麦穗儿熠熠生

辉，仿佛睁大了眼睛。然而，
我娘，一个瘦弱的老人，终究
无法抵挡麻雀的袭扰，心疼地
掐去了青涩的麦穗儿。

我娘已经86岁了，在这
个只有两平方米大小的麦田
里种下了四垄麦子，那是一
片微不足道的田地。然而，
这却是娘对生活的执着和期
盼，只有这微薄的四垄麦子，
才能让我们品尝到新鲜的青
麦仁。

闲暇时，娘会来到麦田，
细心地除草，看着那些顶着
麦花的麦穗儿，娘的脸上总
会浮现出满足的笑容。娘曾
告诉我，麦子就像失去母亲

的孤儿，在大雪纷飞的冬日
里孤独地生长。这份母爱的
本能，使娘对麦子有着特别
的钟爱，仿佛在疼爱自己的
孩子。

每当麻雀来犯时，娘便
会发出“呕”的一声，麻雀们
就会惊慌失措地飞上院中的
树枝。娘会静静地观察它
们，直到自己疲倦得垂下头，
然后再次驱赶它们。娘就像
一个守护者，用爱和耐心保
护着她的麦田。

如果哪一年，麻雀的数量
减少了，我娘就会知道村外的
麦田一定长势喜人。娘的脸
上会露出开心的笑容。但如
果麻雀的数量过多，我娘就会
担忧，她知道那意味着村外的

麦田生长不良。
小满时节，我承诺要回老

家看娘，却因一些琐事耽误了
几天。当我推开院门时，只听
到娘不停地抱怨和失望：“再
不回来，你可就吃不到新鲜的
麦仁了！”

我听着娘的话，眼泪不禁
湿润了眼眶。我轻轻地说：

“娘，麦子还没熟呢。”娘听到
后，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儿，愣
愣地看着我。然后，娘从我手
中接过一把青麦粒儿，笑着
说：“等你回来的时候，连青麦
粒都吃不到了！”我默默接过
这些青涩的麦粒，浓浓的麦香
从舌尖传递到胃里。

如今我已年近六旬，吃着
娘辛辛苦苦种的青麦粒儿，心

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看着
那块被掐去麦穗儿的麦田，我
突然明白，为什么娘每年都要
种这块小小的麦田。这片麦
田里，有她拉着碌碡打场的记
忆，有她挥舞着杈子垒起的麦
秸垛，有我童年时在麦场上奔
跑的身影。这片麦田不仅仅
是一片土地，更是她一生的追
求和寄托。

即使年老体衰，无法再
劳作，娘仍然坚守在那里。
这片小小的麦田，是娘的希
望和期盼，是娘的快乐和忧
虑。它是娘对过去的回忆、
对未来的憧憬，更是娘一生
坚持的见证。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这片麦田始终是娘心
灵的归宿和寄托。

娘·麦田

家有高考生

□ 张晓杰
高考进入了真正的倒计时，身边

常有人问我：紧张不？我总是笑着回
答真没有，尤其是最近，我感觉自己的
心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

虽然女儿的成绩依然算不上稳
定，模拟考试时学校里一两百个位次
的起伏一度令我寝食难安，但她每次
打电话回来，都有好多趣事和我分享，
嘻嘻哈哈毫无压力。她越来越稳定的
好心态给了我足够的信心，也抚平了
我所有的焦虑。

女儿从小就是个让人特别省心的
孩子。这些年，她只在电话里哭过一
次。今年3月底时，有一天中午，女儿
打电话给我，声泪俱下，说：“妈妈，我
现在特别迷茫，忽然什么都不会了，学
什么都学不明白，感觉坐在教室里的
自己就像个傻子。我要崩溃了！”

孩子的话让我的心一阵钝痛，手
机险些从手上掉下来。我努力调整好
呼吸，用温柔含笑的语气，对女儿说：

“闺女，不怕的，高考之前几乎每个人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你比很多
孩子出现得都早，祝贺你又迎来了人
生中一个必须经历的成长阶段，这道
坎迈过去，你的成绩和信心都会得到
非常大的提升。妈妈和老师商量一
下，给你请假，咱们回家住两天，调整
一下，好不好？”“不用了，妈妈，我在学
校里调整就好。班主任老师也是这么
说的，说我非常幸运，比一般孩子出现
高考综合征时间要早，能多出来一个
月时间调整状态。老师还说了，如果
实在想家，可以把她当成妈妈，抱着她
哭一通也是可以的。”说到这，女儿的
声音里不再有哭腔。我悬着的心也可
以稍微落下来一点点了。又聊了点学
习生活中的趣事，女儿的声音里渐渐
有了笑意。一直聊到了午休时间，我
们才依依不舍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慢慢蹲下来，那一刻
的我，茫然，无措，心仿佛揪在一起，疼
得一抽一抽的，脑袋嗡嗡响，周边的一
切都显得乱哄哄的，我欲哭，却无泪。
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无
力。那一晚，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上晚自习前，女儿又打来
电话，告诉我不用担心，她在老师那哭
了一通，心里痛快了，状态调整好了，
连老师都表扬她心理承受能力强。我
笑着附和她，赞她是最棒的。她状态
是否调整好我不确定，但她对我的爱
和关心我已深切感受到了。她挤出时
间打这个电话，笑得嘻嘻哈哈的，不过
是为了让我安心而已。

这些年，女儿的求学路走得很苦
很累，我能为她做的实在有限。我本
是个不善言辞的妈妈，很多时候，她给
我打电话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些安
慰，问题和困境依然得靠她自己去解
决。我一直庆幸孩子内心强大，能够
勇敢面对成长路上的磕磕绊绊。

走到今天，对于女儿的成绩，我早
已不再执着。我相信，走过这个路口，
无论选择哪条路，她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碧海蓝天。

少年行
□ 王太生

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
同的出行。少年行，二三少年
结伴而游。

关于旅行，梁实秋说，“出
门要带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
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
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要捆
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
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
包袱要迥异其趣。”这是说成
人，少年的身上不会有这么多
的羁绊。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前面
的路上，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就像
人生一样扑朔迷离。

舟楫年代，阡陌上依稀稚

小的背影，是王维的“咸阳游
侠多少年”，行走江湖、风姿勃
勃，瘦小而精悍。

一千多年前，天才诗人李
白，混搭着游侠、刺客、隐士、
道人、策士的多重气质，“仰天
大笑出门去”，更是一个人最
初的踌躇满志。

少年行，犹如古人穿芒
鞋，手执一根竹杖。外表凛
然，其实内心不够强大。回想
起我的第一次旅行，那还是
18岁，和一个朋友去苏州。
游罢沧浪亭、拙政园，在观前
街上转悠，晚上睡在北寺塔附
近。第二天，顺着沪宁线到无
锡。不再顾忌，衣衫敞散，油
光满面，汗流浃背。那次，在

无锡的运河边，倒是想家了。
少年出门，一般去有山

和海的地方，那里有爱的朦
胧和寥远，在山水间寻找和
整理。

２０岁去黄山，头脑中有一
种特别的《山行》，“我没见过
山，却常做大山的梦。梦中，你
是一条清清的溪流，我是一块
冥冥的石头。你说群山是奔
马，是凝固的波浪，是沉思的老
人。我们一边看山，一边读着
山的纹路，山的气度……”那
个“她”，子虚乌有，是旅行过
程中产生的浪漫幻想。

大海洋溢的是一种永远
的青春呼吸。在博鳌的河海
分界处，眼前的一片黄沙高

岗，海天一色的雄浑蔚蓝，细
沙与涌浪、蓝天与碧海迎面
扑来。

想起离家出门，前面是未
知的纷繁世界，回首是梦里依
稀的熟悉故乡，但我并不怯
懦，如果面前有条船，即便不
会游泳，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上
船，随船民一同出海。

有时候，为了看风景，我们
却不知此身漂泊何处。有一
年，去武夷山，滞留在闽北小
城，等车的间隙，我向夜的深处
走去，发现游离于时光之外的
另一种舒缓。想起一位诗人的
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少年行，仰天大笑出门去。

七绝·儿童节感怀

□ 李绪贵

也曾新绿俏一枝，
今已丝白步履迟。
自古水流东逝去，
笑吟对月过驹曦。


